
B4 NINGBO DAILY
记忆·讲堂

2022年4月19日 星期二
责任编辑/顾 玮
电子信箱/gw@cnnb.com.cn

主 讲 人 名 片

陈希垚，中国曹派筝

第三代主要继承人，当代

河南筝派主要代表。

2002年赴新西兰后，

致力于在海外弘扬中国曹

派筝，并积极探索中西结

合的音乐新形式。新西兰

国家级演奏家，历史上首

位用古筝演奏获得新西兰

国家天才移民的华人音乐

家，新西兰社会艺术突出

贡献奖获得者。

2018年受邀参加在中

央音乐学院举办的“纪念

曹东扶先生 120 周年诞

辰”音乐会，独奏外公曹

东扶先生的代表作《闹元

宵》《上楼》、齐奏《高山

流水》。

顾 玮 李承资

“中国曹派筝的创始人曹东扶
先生，也就是我的外公，有两首
代表作—— 《上楼》 和 《下楼》，
它们都出自 《西厢记》。《上楼》
描写的是红娘获悉老夫人允许张
生和莺莺在一起的消息后，非常
兴奋、喜悦，急急忙忙上楼。曹
先生在乐曲中采用了许多特别的
技法。《下楼》描写的是莺莺从楼上
下来，此刻她的内心虽然非常激
动、开心，但作为大家闺秀，依旧保
持着一板一眼的下楼动作。”中国
曹派筝第三代主要继承人陈希垚
在弹奏完这两首开场曲后，介绍了
中 国 曹 派 筝 的 百 年 历 史 。他 说 ：

“100 年来，中国曹派筝在历史的洪

流里起起伏伏，其实是非常不容易
的。传到我这儿是第三代，每一代
都有代表性人物。”

第一代是曹东扶先生，他是
公认的古筝泰斗、曹派筝的创始
人。他出生于一个贫寒的民间艺
人之家，自幼随父及当地民间艺
人学习演奏各种乐器、演唱河南
大调曲。后来他将 100 多首河南大
调曲及几十首版头曲进行了改编
与创新。在曹东扶的努力下，原
来处于演唱附属地位的版头曲，
成 为 独 具 一 格 的 民 族 器 乐 独 奏
曲，如 《和番》《落院》《苏武思
乡》 等。曹东扶先生在 20 世纪 30
年代创立了曹派筝及“曹派大调

曲”。
他也是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古

筝专业的创始人，是中央音乐学
院民乐系以及四川音乐学院、河
南艺术学院等多所音乐院校民乐
系奠基者，编著了中央音乐学院
与四川音乐学院的第一本古筝专
业教材，出版了 《河南大调曲子
集》 等书籍。

曹派筝的特点是什么？陈希
垚介绍，曹东扶先生的作品深沉
内在、激越苍劲、大气磅礴，具
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。他创造了
很多独特的技法，这从他的代表
作 《高山流水》 中可见一斑。再
如 《苏武思乡》 选段，描写的是

苏武对故土的思念和独在他乡的
苦闷心情，曹先生使用了一个大
颤的技巧，把苏武悲愤、激昂的
情绪很好地表现了出来。《打雁》
的乐曲分为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
欢快的，猎人拿着枪出去打猎，
然而枪响过后，第二部分的重点
转到了被打伤的大雁身上，他用
小颤技巧恰到好处地展现受伤大
雁的哀鸣。这种撕裂、纠结的小
颤，能颤到听众心里去。

曹东扶先生桃李满天下，如
今各地音乐学院里不少教授是他
的学生。“我记得外婆讲过一个故

事：外公快 70 岁时，不知被什么
虫子咬了大腿，昏迷不醒。送到
医院，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。后
来他奇迹般地苏醒了，醒来第一
句话就是问昏迷了多少天。外婆
说五六天了。他说，坏了，没给
学生上课，得赶紧让他们来上课
⋯⋯医生被感动了，破例让他的
学生带着琴到病房来听课。从这
件事可以看出，外公这代人对中
国音乐的真正热爱。我想，曹派
筝百年传承的不只是技艺，更是
精神、品德。”这是陈希垚眼中有
血有肉的外公形象。

第一代：改编河南大调曲，创立曹派筝

“舅舅曹永安和母亲李汴，都
是当代著名的古筝演奏家、教育
家、国家一级演员。他们是曹派
筝的第二代传人。”陈希垚介绍。

母亲对陈希垚的影响是潜移
默化的。“如果说外公的时代是因
战火纷飞而陷于饥寒交迫，那么
母亲的时代就是从百废待兴到改
革开放。”李汴除了继承曹派筝的
优秀传统曲目以外，还改编、创

作了很多当时的“流行音乐”。比
如，《黄河大合唱》 组曲之 《保卫
黄河》 是冼星海先生创作于抗战
时期的一部巨作，李汴于 1972 年
把它改编成古筝独奏曲。同一时
期 ， 她 还 改 编 、 创 作 了 《白 毛
女》《沙家浜》《红灯记》《地道
战》《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》 等脍
炙人口的经典曲目。

样板戏 《沙家浜》 里有一个

《智斗》 选段，李汴对其进行改
编，在曲子中采用了很多曹派筝
技法，从而凸显阿庆嫂的睿智、
刁德一的阴险、胡传魁的江湖草
莽气，再加上旁白，这个音乐作
品有着丰富的情绪和表现力。

李汴自 10 岁起协助父亲曹东
扶先生辅导学生，成年后成为独
奏演员，一直留在北京，为中国
煤矿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员。她尝

试做不同音乐的结合，同时也到
国外演出，希望把中国传统文化
发扬光大。

曹派筝第二代传人主要有哪
些贡献？“我认为除了继承技法
和精神以外，他们还整理、出版
了外公的很多作品，包括整理书
籍 、 出 品 教 材 、 录 制 唱 片 等 。”
1979 年，李汴与曹永安合编出版

《曹东扶筝曲集》，后又连续出版
《曹东扶筝曲集修订本》《曹东扶
筝曲集第二次修订本》《李汴古
筝教程》《古筝入门图解》 等 10
余 部 古 筝 专 业 教 材 ， 录 制 出 版

《李汴筝独奏》《中国古筝大全·

河南卷》等唱片盒带及多种教学
光盘，李汴还与曹永安、陈传容
策划编辑出版了 《高山流水润中
原——曹东扶先生 100 周年诞辰纪
念册》。

“母亲他们所处的时代，是中
国社会发展最快的阶段，从他们
发行的一些专辑就可以看出时代
的变迁。”陈希垚介绍，母亲 1979
年录制了第一张个人唱片，是黑
胶唱片，由中国唱片社出版。20
世纪 80 年代以后，她又出版了很
多 磁 带 、 录 像 带 ， 然 后 是 CD、
VCD、 DVD⋯⋯ 音 乐 载 体 的 变
化，代表了时代的急剧变化。

第二代：整理书籍，出品教材，录制唱片

中国曹派筝的百年传承与发展中国曹派筝的百年传承与发展

（天一阁博物院供图）

“我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，祖
国 进 入 高 速 发 展 期 。 10 多 岁 出
国，在新西兰待了快 20 年，把中
国乐器带到国外，这是我跟前人
不一样的从艺历程。”作为多元文
化的探索者、国际音乐人、青年
古筝演奏家的陈希垚，将自我介
绍的重点放在了推广中国文化上。

他说，2002 年赴新后，发现
中国古筝在国外的识别度不是很
高。有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：日

本有日本筝(koto)，和中国古筝相
似。有一次演奏结束后，观众非
常热情，其中有一人对他说：“你
弹得真好，是日本人吧？”陈希垚
说不是。那人又问：“这个应该是
日本的 koto 吧？”陈希垚当场愣住
了。他解释说，koto 这件乐器本
身就是在唐朝时由中国传到日本
的，现在的中国古筝是 21 弦的，
而 koto 是 13 弦 的 ， 两 者 有 所 区
别。

之后，陈希垚不管在什么场
合演奏，都会先介绍一下至今已
有 2500 年历史的中国古筝，这也
让他明白了传承中国文化的真正
含义。“为了让当地人可以更好地
了解中国文化，我将古筝加入各
种不同的音乐形式中。譬如我喜
欢摇滚乐，通过和当地人组建乐
队学到了很多东西，然后把学到
的东西移植到古筝里，创造出带
有 自 我 特 点 的 音 乐 。” 2019 年 ，

他与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、灯
塔音乐现场合作，在天一阁举办
了一场“摇滚古筝”音乐会，给
宁波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民乐体
验。

陈希垚出版的音乐专辑五花
八门，除了传统音乐外，还有一
些电音、摇滚乐的专辑。他以中
西 结 合 的 音 乐 形 式 融 入 当 地 社
会，推广中国文化。他还把民族
音乐学科带入国外的音乐学院，
与 国 内 院 校 开 展 新 民 乐 联 合 课
程。他曾在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
院当音乐系硕士生导师，学生大
部分是华裔或者当地人，同时也
在怀卡托大学教古筝。“华裔中有

些人是好几代移民了，不太会说
中 文 ， 但 他 们 觉 得 自 己 是 中 国
人，学习古筝，弹最传统的中国
乐器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留住自
己的根。”陈希垚介绍。

在新西兰努力推广中国文化
10 多年后，陈希垚获得了新西兰
社会艺术突出贡献奖。同时，他
也是新西兰历史上第一位用古筝
演奏获得新西兰国家天才移民的
华人音乐家。他说，能够明显感
受到中国文化越来越热，看到很
多新西兰人来学习中国文化，感
到非常自豪。

（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·
国学堂，有删节。）

第三代：融合中西音乐形式，推广中国文化

曹派筝三代代表性传人

色彩斑斓的现代“田屋”另有一番意味。6 年前在慈溪周巷、长河两镇偏远交界处找到
的“田屋”，已翻新过，但尚有田屋旧痕。

干活和居住两用的“新生代田屋”。 城市垦荒中的小“田屋”。

桑金伟 文/摄

儿 时 同 学 田 德 汉 ， 家 住 慈 溪 浒 山 东 门 外 田 屋
弄，因田氏住“田屋”，从小印象很深。后来写 《老
浒山》 一书时梳理家乡的每一条弄堂，才知道是我
望文生义了。近来请教小学时的老班长才明确，田
德汉父母 1954 年后才从外地迁入，田氏住“田屋”
实是巧合。

日前有同仁送来 2021 年 1 月新版的 《余姚市地
名 志》， 我 迫 不 及 待 地 查 阅 “ 田 屋 ”。 见 到 重 名 的

“ 田 屋 ” 地 名 有 16 条 ， 另 有 “ 田 屋 里 ” 地 名 4 条 、
“田庄”3 条、“南田屋”“后田屋”“地屋”各 1 条。

叫“田屋”的地名竟超过 20 条，说明“田屋”之名
带有很大的普遍性。

我又乘兴查阅了 1986 版的 《慈溪县地名志》，看
到“田屋”地名有 8 条，另有“小田屋”地名 1 条。
接着还查阅了 2006 版 《鄞州区地名志》，其“田屋”
地名有 6 条，另有“后田屋”1 条。

倘若遍查全市 《地名志》，想必“田屋”一类地
名会逾 40 条。它可能是重名率最高的地名了。

细考这些 《地名志》 对“田屋”的释意，可将
“田屋”分成两类：

一类是因住所离所垦之地较远，为便于耕作，
在 所 垦 之 地 上 搭 建 临 时 小 屋 舍 ， 小 屋 舍 用 于 安 放
农 具 、 堆 放 肥 料 、 避 风 躲 雨 ， 有 时 也 放 置 简 易 餐
具 等 。 小 屋 舍 一 般 不 住 人 ， 后 来 扩 展 为 种 田 和 居

住功能兼有的居屋，进而发展成自然 村 。 如 《鄞
州 区 地 名 志 》 解 释 钟 公 庙 的 “ 田 屋 ” 时 说 ：

“ ⋯⋯ 村 民 主 姓 蔡 。 清 时 ， 蔡 家 后 代 为 便 于 耕
作 ， 在 田 畈 中 搭 舍 ， 后 改 屋 ， 故名。”

其实这类才是原本意义上的“田屋”，即以种田
为出发点的屋舍。《鄞州区地名志》 把以住人为出发点
的屋舍，称为“人房”。“田屋”对“人房”，有助于厘
清“田屋”来由。

另一类是因移民或逃荒于此，便在田中建屋落
户，此屋既是“田屋”又是“人房”。子孙繁衍后

“田屋”成自然村。《余姚市地名志》 对“田屋”的
释义亦较详细：“⋯⋯相传 100 年前沈姓人从慈溪县
沈 师 桥 来 董 家 做 雇 工 ， 后 在 田 畈 中 建 房 定 居 渐 成
村，故名。”

“田屋”到后期大多演化成了自然村名，故才有
资格列入后来的 《地名志》 中，但其原来的实体目
前均已找不到。多年前，它们又由自然村并入行政
村，后来又融入城区或社区。在合并过程中，“田
屋”之称无一能成为行政村名，因为“田屋”太土
了，它与求雅的社会文化心态不合。“田屋”之称在

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，被淘汰是注定的，好在 《地
名志》 还为它们留了一丝后路。

半个世纪前，我经常会路过一大片草舍群，它
就在今天的五洞闸村外西边公路旁。这片草舍群简
陋低矮得让我惊心，我总是纳闷：五洞闸公社村民
农居这么落后？后经请教，终于证实这是师桥农民
的“地舍”，不是五洞闸农居。

师桥农民家住沈师桥集镇中，多为“哃哃响楼
屋 （土话，即好楼屋） ”，而他们的田地多在离家好
几公里外的北部滨海平原，农民每天早出晚归，“地
舍”是不可或缺的中午歇息场所。

在我手头的几本 《地名志》 中，唯有 《慈溪县
地 名 志》 能 找 出 4 条 “ 地 舍 ”， 其 中 一 条 解 释 道 ：

“地舍村，龙西村民委员会驻地⋯⋯1925 年龙头场的
林梅生在距龙头场 1.5 公里的灵峰浦旁搭起三间草
舍，作为歇舍，后建舍的人越来越多，自然成村，
又因离海近，故名海地舍，简称地舍。”显然，这个

“地舍”与“田屋”所指为同一事物。
“地舍”是慈溪成陆年代较短、移民较集中的历

史状况之直接反映。
值得一说的是，2020 年 7 月新版的 《江北区地

名志》 中有“田厂巷”1 条，该志清楚地解释：（白
沙街道的）“田厂巷⋯⋯老火车北站内。东南起白
沙 路 ， 西 北 至 大 庆 北 路 。 原 为 农 田 。 民 国 初 年 ，
农 户 林 登 协 在 此 造 了 一 座 高 平 屋 ， 后 不 断 扩 展 成
巷 。 建 屋 前 ， 有 一 草 舍 供 农 民 休 息 之 用 ， 俗 名 田
厂 ， 故 巷 名 田 厂 巷 。 1978 年 港 务 局 宁 波 作 业 区 扩
建 ， 拆 除 一 部 分 住 房 ， 剩 下 的 民 房 仍 称 田 厂 巷 。
2004 年 因 庆 丰 桥 建 设 ， 巷 全 废 ， 今 名 废。”“厂”
在此为露舍、棚屋之义。

你能想到吗，早年宁波城市中心也是遍布“田
屋”的。今天，连白沙街道地名也已不存，更不用说

“田屋”之称，早已“十有九废”了！
遥 想 早 年 移 民 初 来 乍 到 ， 忙 于 解 决 歇 脚 要

事 ，无 暇 斟 酌 名 称 好 坏 ，也 无 须 审 报 地 名 ，只 要
有 个 上 口 的 称 呼 就 行 。全 面 正 规 化 地 名 管 理 ，
估 计 也 就 40 年 的 历 史 ，因 此 早 年 产 生 了 许 多 重
名。

在家乡却能见到“新生代的田屋”，我将其分为
两 类 ： 一 类 是 在 土 地 种 植 流 转 中 ， 不 少 大 田 由 安
徽、河南等省的外来农户种植，为本地提供蔬菜。
这类大田往往远离城市集镇，外来农户必须搭建劳
动和居住两用的临时简易房。

另一类是土地已被征用，但仍有一段闲置期，
周边居民见缝插针零散种植一些作物，并在田边搭
建简陋小屋以安放农具等。这类土地往往位于城市
和集镇周边，种植者多为本地人，小屋一般不用来
住人。这倒是原本意义上的“田屋”。

我们的祖辈或远或近原本都是农民，从某种意
思上说，我们的房子原本均为“田屋”——这是我
们这个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。

“十有九废”
说田屋


